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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部分高校存在专利数量
虚高、质量差、价值低等问题，造成专
利支出高、回报少，使高校专利申请运
营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

高校科技成果大多学术属性强、
技术属性弱，更多表现为论文、专著形
式的公共知识产品，较少表现为具有
商业价值的高质量专利，世界一流大
学也不例外。根据北美大学技术经理
人协会（AUTM）2018许可行为调查
报告，加州理工学院专利申请 252件，
授权 182件；哈佛大学专利申请 250
件，授权 182件；麻省理工学院专利申
请 455件，授权 360件。

相比之下，我国高校专利申请数
量虚高较为明显。教育部、科技部编
著的《中国普通高校创新能力监测报
告 2019》显示，2008—2017年我国高
校累计申请专利 166.7万件。以西南
交通大学（以下简称西南交大）为例，
2010—2019年共申请专利 10401件，
其中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占比
98.5%。

我国高校专利大多难以进入市
场转化，不能带来回报，导致申请与
运营之间出现断层。西南交大从 2016
年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至今，现有
5000件有效专利中只有 210件（占比
仅 4.2%）经分割确权后评估作价入股
进行了转化。不难发现，这些专利本
身的价值较低。

2010—2019年，西南交大的专利
费用支出高达 3078万元，包括申请
费 1799万元、维持费 187万元、奖金
支出 1092万元。与高支出形成强烈
对比的是低回报。西南交大专利转
让、许可共计 58项，收入仅 921万
元，而 58项专利中 80%的专利仅以
数万元甚至数千元低价交易，支出
高、回报少，入不敷出。

目前，我国高校专利的申请、管理
和运营主要由高校科研管理部门（科
学技术研究院、科技处等）负责，而这
些部门将专利当作科研指标进行管理，将专利申请量
当作高校争取科研排名的一项指标，形成了大量的指
标专利。相比每年 1000～2000件申请量、累计上万件
的专利，一些高校只有 1～2名科研管理人员负责。事
实上，高校科研管理部门属于非营利行政部门，对专
利进行商业化运营的能力和动力均不足。

为彻底破解高校专利申请运营的困境，需要回归
专利申请运营的商业本质，从根本上改变高校专利申
请运营的动力。一方面应把专利交由商业化机构而不
是科研管理部门运营，另一方面要通过专利申请前分
析评估，从源头上提高专利质量。

一是建议高校设立商业化专利运营机构，为后
续的高质量专利培育和运营打好基础。专利申请与
保护的目的是实现其市场价值。专利运营是将专利
变成钱的商业行为，是专业度极高的商业性工作，不
但需要理解技术，还需要具备专利、法律等专业知识
以及信息分析利用等实战经验。而高校科研管理部
门属于非营利行政部门，专利管理人员也不具备相
关专业知识和实战经验。因此，有必要在高校内设立
商业化的专利运营机构，聘请具有实战经验的专业
人员，将不具有商业价值的申请“拒之门外”，给有商
业价值的申请“广开门路”。

二是建议政府科研项目立项和验收对专利申请不
做强制要求。政府科技计划项目常将专利申请量作为
验收标准，滋生了较多以项目结题为目的的指标专利。
例如，《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管理办法》规定，验收
材料包括“与项目成果有关的科研数据、技术资料、知
识产权（专利、商标、著作权、论文等）、技术标准等”，高
校职务发明人为顺利验收而申请了许多专利，但项目
结题后这些专利便束之高阁了。应鼓励科研人员以转
化实施为目的申请专利，而不是仅用于项目结题。对于
实行了“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
用权”改革的高校，科研人员不会放弃有价值专利的申
请。目前，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已经出台相
关政策，要求停止对专利申请的资助奖励，大幅减少并
逐步取消对专利授权的奖励，以遏制高校指标专利的
增长。但对于政府科技项目立项和验收的改革，许多地
方政府科技主管部门一直在考虑出台不对专利申请提
出强制要求的政策，但尚未有实际行动。

三是建议将国家大学科技园公司转型为知识产权
运营公司，代替科研管理部门申请、管理、运营专利。在
高校剥离校办企业的背景下，高校原则上不能新办企
业。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为了能够对专利进行商业化
运营，在资产经营公司、国家大学科技园公司因为风险
不愿运营专利的情况下，不得不向教育部特别申请设
立知识产权管理运营公司，但该模式在其他大学难以
复制推广。最可行的方案是将国家大学科技园公司转
型为集知识产权申请、运营、作价入股为一体的知识产
权运营公司，西南交大已经开始尝试开展专利申请前
评估、申请中布局以及申请后维护运营、作价入股等全
链条服务，用公司化运作代替行政化管理，回归高校专
利申请和运营的商业本质，脱离学术考评体系，杜绝不
计成本和代价追求专利数量。

科技成果转化本是国家大学科技园的主要职责，
而知识产权运营与科技成果转化一脉相承、密不可
分。转型后的国家大学科技园公司替代高校科研管理
部门开展专利的管理、运营工作。国外的一些高校采
用 TTO（技术转移办公室）模式负责专利的申请与运
营，而 TTO的运行完全独立于高校的科研管理机构。
为此，建议鼓励 40家“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
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单位中的高校率先试点，将
国家大学科技园公司从资产经营公司中剥离出来，转
型为知识产权运营公司，与资产经营公司从下属关系
转为平行关系，且不对国家大学科技园公司做保值增
值要求，不纳入财政部经营性资产监管体系。因为一
旦纳入经营性资产监管体系，国家大学科技园公司将
回避高风险的专利运营活动。为获取必需的运营资
金，应鼓励国家大学科技园公司积极引进地方政府资
本金和科技资金，以项目成功后落户创业公司为回
报，彻底解决高校专利运营问题。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高
校
专
利
申
请
运
营
应
回
归
商
业
本
质

姻
康
凯
宁
魏
涛

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并非“多多益善”
姻本报见习记者田瑞颖

从不低于 20%调整至不低于 50%，自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修订以来，各地纷纷调整对科技成果及其
转化作出重要贡献人员的奖励比例。据悉，
当前大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给予科研人员的
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比例达 70%～80%，有些
甚至达到 90%以上。
“对科研人员以‘劳动竞赛’的模式进行

‘高额奖励’，不利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也不
符合成果转化规律，有可能导致后续的科研
和成果转化工作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国
家科技评估中心副总评估师韩军在接受《中
国科学报》采访时直言。

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比例越高，效果越
好吗？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红娘”是否需
要给予奖励？奖励有体制内外之分吗？为
此，《中国科学报》采访了相关业内人士，请
他们来谈谈科技成果转化收益这块“蛋糕”
如何合理划分。

过高奖励可能是不利刺激

科研人员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动机是什
么？2020年 6月，《管理科学》发表的一篇文
章指出，科研人员对金钱的兴趣与专利申请
之间几乎没有关联。不同学科领域动机不同，
例如：在生命科学中，科研人员在很大程度上
受社会需求驱动；在工程学中，科研人员主要
受到智力挑战和同行认可的推动。

长期在科研院所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
作的秋凡（化名）对此表示认同：“在与技术
经纪人打交道时，科研人员并不介意谈钱，
但非常介意全程只谈钱。技术经纪人与科
研人员合作更多地从做好服务、促成事的
角度去推动。”

他认为，对科技成果转化有重要贡献的
科研人员给予奖励，并将奖励比例提高至不
低于 50%是有必要的，而奖励的上限应该交
由市场去确定。

但让秋凡担忧的是，在各地区先后调高
奖励比例的背后，折射出的可能是部分地区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攀比”。把单纯提高奖
励比例当作政策突破来宣传, 而这些大幅提
高激励比例的地区并未能实现预期的科技成
果转化效率。
“只有利益均衡并且有助于让参与科技

成果转化的各方共赢的奖励，才能做大科技
成果转化这块‘蛋糕’，也是最合理的奖励。”
秋凡说。
首都医科大学产业经营与管理中心成果

转化部主任郜文认为：“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
系统工程，不光有从事科学研究的科研团队，
还有开展成果转化的服务团队。目前一些地
区或单位对科研团队的奖励已超出了合理的
比例，反而影响了转化效果。”
他还指出，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人员的

主业是教学与科研，过高的成果转化奖励不

一定是激励，有可能是不利刺激，影响科研人
员的工作心态。

韩军在调研中发现，一些来自中国科学
院的院所单位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奖励，采用
的是将科技成果转化净收益的 50%奖励给科
研团队的办法，不仅成果转化效果很好，而且
科研人员毫无“怨言”。

他建议，在今后适当的时间，应进一步修
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把奖励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的比例确定为
50%，而不是不低于 50%。

“红娘”认定难、奖励难

近年来，我国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的“红娘”认识逐渐加深，不少地区出台的政
策将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对象从科研人员扩展
至“为成果转化作出贡献的人员”。但在政策
落地时，不但对“为成果转化作出贡献的人
员”的认定难，而且分配奖励比例更难。

6月 2日，浙江省出台《关于加强高校院
所科技成果转化的实施意见》，鼓励和支持高
校院所通过设立技术转移办公室、技术转移
中心等机构，或者联合地方、企业设立从事技

术开发、技术转移、中试熟化的机构，以及高
校院所全资拥有的技术转移公司、知识产权
管理公司等方式建立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

在韩军看来，在这些技术转移机构中，为
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服务的人员就属于应该被
激励的“红娘”。因此，要加强技术转移人才
队伍建设，畅通职业发展和职称晋升通道，鼓
励有条件的高校设立技术转移教学、研究组
织，开展技术转移专业学历教育，培养技术转
移方向的实战性专业人才。

秋凡认为，高校和科研院所服务科技成
果转化工作的科研管理人员也应该被视为奖
励对象。“科研管理的好坏是影响高校科研
院所项目争取、科研水平高低和成果产出多
寡的重要因素，由于科研管理人员定位不明
确、人数不足和缺乏激励机制，科研管理人员
很少能深度参与科技成果转化。”

虽然目前已经有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把
“为成果转化作出贡献的人员”纳入奖励范
围，但秋凡发现，该奖励主要针对体制外或第
三方参与人员，较少能落实到体制内的科研
管理人员。

秋凡指出，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量难以
衡量，贡献度不可量化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

要原因。“关于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哪些科研
管理人员？奖励多少合适？既然高校和科研
院所搞不清楚，那就先不奖励。”

对此，秋凡认为，一方面要将提供支撑的
管理部门都纳入奖励范围，这是普惠性的激
励，有助于高校和科研院所形成支持科技成
果转化的氛围；另一方面对于作出重要贡献
的人员，是否奖励以及奖励多少，可以由被服
务的科研人员来定。

另外，秋凡还指出，对于科研管理人员而
言，明确职称晋升和职业发展通道比现金奖
励更重要。然而，我国仍有不少高校和科研
院所缺乏相应的晋升通道。

他建议，未来在成果转化相关政策制定
时，一方面要提前考虑“能不能落实，谁来落
实，怎样落实，何时落实，如何更好地激励落
实”等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也要给出系统解决
方案。

对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郜文在实际操
作中发现还存在政策间相互冲突的现象：“符
合国家成果转化相关法律，但不一定符合具
体的财政、审计、纪检等部门的规章制度，成
果转化的法律边界也亟待明确。”

探索和尝试利益共享分配机制

韩军曾任驻以色列大使馆科技参赞，对
国外科技成果转化模式有近 20年的研究。他
告诉《中国科学报》，欧美高校和科研院所给
予科技成果转化的奖励一般是“333”分配模
式，即 1/3奖励发明团队，1/3奖励院系供其
开展后续研究，1/3 奖励技术转移机构或技
术经理人。

据韩军介绍，以色列高校和科研院所一
般采用“442”分配模式，即将成果转化净收益
的 40%奖励给科研人员，40%奖励给高校和
科研院所开展科学研究，20%奖励给技术转
移机构供其管理运营。
“国外遵从市场化科技成果转化规律，奖

励给科研团队的比例科学合理。”韩军也指
出，虽然国外的奖励模式可以供我们学习借
鉴，但由于国情、体制和机制的不同，我们也
不能照抄照搬国外经验。

在今年两会上，多位来自上海的全国人
大代表联名建议，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利益共
享”分配机制，允许在沪的部属和地方院所先
行试点在科技成果转化净收入中提取一定比
例，用于科技成果转化转移机构的能力建设
和人员激励，同时允许技术转移服务团队能
够以类似技术中介服务的形式获得一定报
酬，并可持有转化项目的少量股份。

目前，北京理工大学采用了“7111”的
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分配模式，即成果转化
净收益的 70%奖励科研团队，学校、学院和
技术转移公司各留 10%用于支持科研和成
果转化工作。韩军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
探索和尝试。”

冯献忠：实现大豆“定制化”生产
姻本报见习记者辛雨

“这是最新审定通过的高油、高产大豆新
品种，个个株高、粒大。”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
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冯献忠向《中国科
学报》介绍了实验室里陈列的不同品种的大
豆标本。

日前，冯献忠团队通过分子设计育种技
术选育的大豆新品种“东生 118”“东生 119”
“东生 120”，以及与吉林省吉林市农业科学院
合作选育的大豆新品种“九农 403”，通过了吉
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这几个新
品种是团队通过全基因选择设计育种方案，
定向改良提高大豆产量和含油量等重要农艺
性状培育而成的。

近年来，冯献忠团队在环境友好型大豆
分子设计育种，以及大豆高产、优质、养分高
效利用、抗病等控制大豆重要农艺性状基因
的发掘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尤其为改
善东北黑土地作物种植结构和减肥减药提供
了优良的大豆新品种。

分子设计育种潜力大

来自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
我国累计进口大豆首次超过 1亿吨，较 2019
年进口增加 1182万吨。大豆产需缺口巨大，
高度依赖进口，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
我国大豆稳定供应面临严峻考验。

立足国内生产，提高国产大豆产量，逐步
降低对进口大豆的过度依赖，有助于缓解国
内粮食结构性短缺问题，更好地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在种植面积难以大规模提高的情况
下，提高大豆产量的另一途径，在于依靠科技
力量增加亩产量。

这就需要依靠科研人员持续攻关，选育
出更多高产、稳产的优质品种，在有限的土地
上持续提高大豆产量，保障国内食用豆制品
供给。“采用国际上先进的品种分子设计手
段，是目前实现国产大豆育种突破的最佳途
径。”冯献忠说。

2007 年起，冯献忠带领团队率先在国
内建立了大豆突变体数据库，开始从事大
豆分子设计育种工作，试图实现大豆的“定
制化”生产。
“从国内外优良品种的培育现状与发

展历史来看，分子设计育种代表着未来的
方向，在大豆中明确的功能基因越多，对于
开展分子设计育种越有利。”冯献忠告诉
《中国科学报》。

相较于传统育种，分子设计育种有其特
有优势。冯献忠解释道：“传统育种主要靠经
验。在如今的基因组时代下，我们探索的大豆
分子设计育种可以通过定向选育，加快育种
速度，这个方向的提升空间很大。”

在冯献忠看来，分子设计育种的核心是
在全基因组的基础上，对种子性状进行基因
重塑。“分子设计育种就好比是盖房子，我们
不仅要对大豆每块‘砖’的样子了如指掌，还
要对每间‘房’的功能进行提前设计和规划。”

全基因组支持择优选种

冯献忠团队从大豆 6 万个基因中找到
了负责生育的基因，并进行了基因控制和
改良，从而培育出了改变成熟生育期的全
新大豆品种。
“我们通过分子设计手段，采用不同优良

等位基因来控制大豆的性状，比如让豆荚里
面结两粒或者三粒，让晚熟的品种早熟。”冯
献忠表示，改良后的大豆茎秆更强、抗倒伏性
好，在种植密度加大的情况下果实饱满、蛋白
质含量高，从而保证了高产量。

此外，研究团队还开发了大豆株型智能
自动获取技术、大豆叶型定量分析技术、大豆
荚粒数性状定量分析技术和种子形态分析和
自动获取技术，实现了大豆重要农艺性状的
定量分析比较。

冯献忠介绍：“我们建立了 5124份大豆
表型组数据、2537 份大豆重测序数据、1738

份大豆转录组数据形成的多组学整合数据
库，掌握了控制大豆重要农艺性状基因的
7025个遗传位点。这些多组学数据为分子育
种提供了理论基础。”

针对大豆育种遗传基础狭窄及优异种
质资源贫乏的问题，冯献忠团队以核心大
豆骨干亲本为材料，采用物理和化学诱变
的方法，创制了容量为 40 万株系的大豆突
变群体，建立了大豆饱和基因突变库和优
良变异材料库。

冯献忠告诉记者：“我们已检测到 800多
万个大豆基因组新变异，98%以上的大豆基因
平均有 3个以上的错义等位突变，并在此基
础上建立了 5套高效分子标记鉴定方法、3套
快速基因定位和克隆方法，以及 237个开发
育种可用分子标记。”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克隆和鉴定了 56
个调控大豆高产、优质、抗逆和生育期的重要
基因，选育了 778份优异育种材料，为大豆新
品种培育挑选出了优异材料和靶标基因。

刷新大豆单产纪录

2018年，冯献忠领导的国家重点研发团
队培育的大豆新品种“合农 91”创造了亩产
423.77 公斤的全国大豆单产纪录；2019 年，
“合农 71”大豆新品种亩产 447.47公斤，再次
刷新纪录。
“与玉米亩产 1000公斤相比，我国大豆

的平均亩产仅有 130公斤左右。”冯献忠介
绍，大幅刷新大豆单产纪录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改良了大豆高产基因和株型结构。2020年，
冯献忠团队培育的“东生 104”“东生 105”“东
生 112”通过审定，2021年“东生 118”“东生
119”和“东生 120”通过审定。“东生”系列分
子设计育种大豆新品种的成功培育，对提高
我国东北大豆产量以及实现东北大豆品种更
新换代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冯献忠团队将分子设计育种选育出的一

批高蛋白、高产、高油大豆新品种推向了市
场。去年，他们在新疆大豆适宜区结合水肥一
体化技术试种的“东生 104”品种，亩产超过
400公斤。
“随着大豆产量的大幅提高，国产大豆的

种植效益也将提升，有利于促进大豆的大面
积种植。”冯献忠认为，从生态角度来说，种植
玉米等农作物代价较大，而大豆本身是固氮
作物，种植大豆可实现土地可持续绿色发展。

他表示，大豆种植面积的扩大不仅能
增加吉林省的大豆产量，优化种植结构，还
可推进大豆与玉米轮作，对缓解生态资源
压力、保护宝贵的黑土地资源、促进耕地休
养生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
“分子设计育种技术是我们的优势，让

我们有信心、有决心为国家重大战略服
务。”目前，冯献忠团队正与巴西、俄罗斯及
非洲等国家相关机构合作，组织实施“全球
大豆改良计划”，为保障世界大豆安全供给
提供“中国方案”。

冯献忠介绍实验室里陈列的不同品种的
大豆标本。 辛雨摄

对科研人员以“劳动竞赛”的模式进行“高额奖励”，不利于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也不符合成果转化规律，有可能导致后续
的科研和成果转化工作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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